
刺桐成為“世界宗教博物館”的啟示

我起過“刺桐生”的筆名，以示自己乃福建泉州人氏。其實在孩提

時，自己雖生長在泉州，卻很不瞭解泉州；後來越離開泉州，因從事

海外交通史研究，反而越深刻地認識了故鄉。

就以宗教而言，我誕生於一個篤信神佛的家庭，記得自幼時起

一年到頭都隨家慈及姨母迎接無盡無休的節日，諸如“天公生”、“土

地公生”、“佛祖生”、“觀音媽生”、“帝爺公生”、“媽祖生”、“七娘媽

生”、“普渡”︙︙。但當時的心情實未敢謂之曰“虔誠”，只覺得熱

鬧、好玩，而內心最崇拜的無非大鬧天宮的“齊天大聖”一人。我的家

座落在花巷許厝埕舊門牌26號，正對天主教堂，小時少不了偷爬進去

玩耍，常感其莊嚴肅穆，而未知此種遠方異教於何時、經何人、由何

地及如何傳來故鄉。

及至長大成人，先在廈門大學歷史系研習過鄉土教材，繼於北

京編纂《古代南海地名匯釋》，後又南下香港撰著《中外交通史》、《中

國宗教史》，由於不斷接觸、研究、比較史料，方知刺桐—泉州在古

代是優良的對外交通港口、歷史悠久的文化名城。泉州在宋元時期曾

是絲瓷之路（或稱海上絲綢之路）的起點，她成為當時世界最大的貿易

港，從而奠定了其“古代世界宗教博物館”的不朽地位。

環顧寰宇，像泉州具備那樣悠長、那樣齊全的宗教文化遺產，

又能妥善、完整地保存至今，近於絕無僅有。差不多各種世界宗教，

都可以在刺桐古城找到其自身的影子。首先看中國傳統所謂的儒、

道、佛三教及民間信俗，泉州有泮宮之孔廟，有道教的白雲觀（修於

西晉）和老君岩，及真武廟、城隍廟、天后宮、花橋宮等等，又被稱

為“泉南佛國”。

以世界三大宗教而言，早在西晉太康九年（288年），九日山下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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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延福佛寺，位於今泉州西北十里的豐州。南朝梁、陳之際，天竺

高僧真諦曾從泉州上岸，掛錫延福寺翻經。開元、承天、崇福、南少

林諸寺，也都是泉州著名的佛寺。伊斯蘭教自創立後，很快就傳入泉

州等地，今泉州東郊靈山聖墓傳即穆罕默德弟子三賢、四賢的葬所。

著名的清淨寺始建於北宋，元代泉州據載已有回教禮拜寺六、七所之

多，全國無出其右。至於基督教，元代有方濟各會士安德烈．佩魯賈

等三人前來播教及設立天主教堂，號稱“泉州三主教”。泉州在元、明

時期發現許多十字架碑，後來又有基督教堂。

除了上述之外，在開元寺不但有佛教的雕像和殿堂，而且有古

埃及宗教神話、婆羅門教（印度教）神話的雕刻，乃至古希臘哥林多式

的石柱。甚至連摩尼教（明教）、猶太教在泉州也有影響。華表山草

庵的摩尼教寺，就是全國現在唯一的明教古寺廟。因此，可以毫

不誇張地說，刺桐—泉州稱為“古代世界宗教博物館”確是當之無

愧的。

以豐富的文獻及實物來考證，泉州贏得上述歷史地位自是不爭

的事實，唯此種史事的啟示更是發人深省，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。那

就是：各種不同宗教的遺存，千百年來都集中在一個東方的小城，完

好而無缺。這除了證明它們一直和平共處、睦鄰相存外，簡直難找到

更恰當的解釋了！

綜觀人類許多宗教的發展史，或以宗教為旗幟的政治史，一幕

幕血腥的記錄不禁映入眼簾：公元之初，羅馬皇帝把基督教徒驅入角

鬥場，令其與兇猛的獅子搏鬥；公元10-13世紀，西歐天主教教會和

國家向西亞、北非發動了綿延200年的八次“十字軍東征”；1453年，

信仰伊斯蘭教的奧圖曼土耳其人，攻陷東正教的中心─東羅馬帝國

的君士坦丁堡；1493年地理大探險後，葡、西、荷、英、法等國殖民

者一手持著刀劍，一手舉起十字架，向非、美、亞洲步步進侵，釀成

滅絕印第安人、販賣黑奴等歷史上最恐怖的血腥事件，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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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國家、民族、種族等方面的恐怖主義事件，有一個突出的

因素，即發動者往往標榜自身信仰的宗教旗幟，而其宗教多屬獨一無

二、唯我獨尊、排斥一切、有我無他的一神教。亞洲的西、南部是世

界眾多宗教的發源地，包括猶太教、基督教、伊斯蘭教、拜火教、摩

尼教、婆羅門教、佛教。但在這些地區，尤其是諸種一神教誕生的西

亞，千百年來一直存在綿延不斷的宗教衝突與戰爭，迄今猶未見有稍

息的端倪。

與此同時，另一歷史現象卻堪當引起人們的注意：在亞洲東

部，宗教衝突與戰爭比較少見，或不那麼劇烈。猶太教、基督教和伊

斯蘭教在其故鄉，曾長年累月發生嚴重矛盾，以致“聖戰”的口號不斷

迴盪在西亞的上空；而當它們離開本土而向東播遷，那種暴力衝突的

“火藥味”就逐漸減弱，不僅彼此之間，就是與中國等地的道教、佛

教，也常能“和平共處”而相安無事。

號稱“古代世界宗教博物館”的泉州，或者還可加上號稱“現代世

界宗教展覽館”的香港，以其相容、寬大的胸襟，向世人表明：愛好

各族和平、尊重宗教信仰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。當今，國際緊張局

勢並未消除，而國家無論大小、富窮、強弱，都應該奉行與他國、他

族、他教“和平共處”的政策。在這一方面，刺桐─泉州古老小城所提

供的優良歷史經驗，是值得認真汲取的。

行文至此，筆者在讚頌刺桐古城歷史成就的同時，也深願故鄉

能重新振奮，為架設絲瓷之路的新橋而盡力。謹以拙著《南溟集．溫

陵篇》的篇首辭作結：

“馬可波羅所稱頌的世界大港刺桐

就是妳啊 故鄉溫陵 ─ 泉州

我愛妳啊 雙親誕生及歸宿之處

卻深願繼 “泉州人個個猛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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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愛拼才會贏”之後

再展光輝 融入世界文明之林

（2002年8月，為參加2002年9月20-22日舉行的
 “泉州港與海上絲綢之路”國際學術研討會而作。
  本文獲福建東南新聞網和泉州市委宣傳部主辦
 “海上絲綢之路與泉州”徵文大賽一等獎）




